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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春，2001年

底进入香港柏斯琴

行成为调律师。他

曾为国内外著名钢

琴品牌森柏龙、威廉

斯坦伯格、长江、巴

特罗宾逊等调音，服

务 过 上 万 钢 琴 使

用者。

10年来，全球钢琴的生产

制造和销售中心正逐渐向中

国内地转移。

我国年产钢琴30万架左

右，居世界第一位。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我国大约有500

万架钢琴，钢琴调律师约有

3000 到 4000 人。北京、上

海、广州、厦门等城市有着较

为浓厚的文化氛围，拥有钢

琴的家庭较多，钢琴调律师

需求量持续提升。目前钢琴

调律协会有会员 1000 多人，

北 京 地 区 人 数 约 占 五 分

之一。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百姓渴望更为丰富的精

神文化生活，我国钢琴的社

会需求量还将不断增加，这

也将加大人们对钢琴调律师

的服务需求。

钢琴调律师

需求增加

一般人都称我们是“钢琴调音师”，其实准确的
称呼应该是“钢琴调律师”。我们的工作就是“钢琴
保姆”，让钢琴能弹奏出更悦耳动听的声音。工作11
年，我服务过上万架钢琴，也见证了老百姓精神文化
生活的大发展。

调律师不仅需要敏锐的听
觉、视觉和触觉，手臂还要有很好
的控制力，具备一定经验的年轻
人可以做得更好

以前，受住房、收入等条件所限，学钢琴对于很
多普通百姓来说是一种奢望。随着近年来人们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钢琴被更多人搬进了家。学琴的
不仅有孩子，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当钢琴调律师的
这些年，我先后到过30个省区市，发现“钢琴热”已经
遍及各地。
买琴的人多了，对调律师的需求也大多了。可

以说，这10年是调律师行业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
很多高校都开设了调律专业，客户中也有20%至30%
的人知道调律是怎么回事了。相信再过10年，这个
比例还会增加。
调律师这个行业得到老百姓的普遍认识，还是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家有钢琴的人都知道，
过一段时间，钢琴就需要调一调。请一位上点年纪
的调律师上门，看他慢条斯理地把工具一样样摊开，
就像老医生更值得信赖一样，心里觉得踏实。但其
实调律师的工作不仅需要敏锐的听觉、视觉和触觉，
手臂还要有很好的控制力，所以具备一定经验的年
轻人可以做得更好。
我中专和大专学的都是航海专业。但父母只有

我一个孩子，不舍得我去远航。我喜欢唱歌，乐感还
不错，机缘巧合，我在柏斯琴行接触到了调律。但真
正选择干这行时，我才知道自己要面临很大挑战。
刚开始学调律时，手指震裂、手腕扭伤是常事。

我把手包扎一下，不能动手操作，就听别人调律，一
天课也不愿落下。
琴行有自己的调律师培训中心和实践基地，每

年招10到15名学员。我们从最基本的钢琴生产流
水线学起，提高对钢琴琴律的敏感度。但要真正把
钢琴调律学好，即使有天赋，也需要5年时间。三角
钢琴的调律则要学5到10年。
学调律需要频繁地操作练习，因此“毁掉”钢琴

是常事。我在学习中就“毁掉”了3台钢琴，加起来价
值10万元。公司有很多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会及时
修复这些琴。
一个技艺高超的调律师，钢琴在他的手下就会

有更长的寿命、更美的音色。即使是一台弹了10年、

品质很差的钢琴，在他们手里也能够重新发出美妙
的声音，让听众为之陶醉。

在上海世博会上，我为几十
场钢琴演奏会使用的钢琴调过
律，成了园区里的全天候“钢琴
保姆”

调律师要对钢琴进行全面维护，需要了解有关
钢琴的全部知识。一架钢琴由设计、材料和工艺三
大要素构成，好的调律师要懂材料和工艺，调律后才
能对钢琴的损害最小，使钢琴呈现出最好的律效。
钢琴保养与环境密不可分。不同品牌的钢琴，

放在不同位置，有不同“使命”，都会有不同表现。用
于孩子学琴、唱歌伴奏或者钢琴独奏，对钢琴调律的
要求会有很大不同。同是演奏用琴，古典乐和爵士
乐又不一样。调律师需要和客户充分沟通后才能开
始工作。
一般钢琴不可能放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在普

通环境里，钢琴的木料、毛毡和金属材料都会发生变
化。保养钢琴，还必须了解各种材料的材质和特性。
我调一架立式钢琴一般需要一个小时左右，问

题多的需要1到2天，翻修一架钢琴则需要一个星
期。此外，我还要耐心告诉客户如何鉴别调律前后
钢琴传递出的声律变化，解答完客户的所有困惑，才
算完成工作。
干我们这一行，对艺术天分有一定要求，要会弹

奏一些简单的曲目。但一个好的调律师并不一定是
好的钢琴家。钢琴家的手指灵活柔美，演奏时要控
制全身运动，连形体也要是优美的。而调律师调律
时要干粗活，削木头、涂胶水，即使是调校每根琴弦
这样的精细活，也是手下有分寸的力气活。据我所
知，世界上只有2位调律师能胜任钢琴师，上台演奏
过曲目。
最难忘的还是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园区里

从世界各国来演出的钢琴大师很多，我为几十场钢
琴演奏会用的钢琴调过律，成了园区里很出名的全
天候“钢琴保姆”。澳大利亚馆里的VIP馆，特地从澳
大利亚空运来一架“国宝级”钢琴；意大利馆展出了
世界三大名琴之一的钢琴，在整个世博会180天的时
间里，都是指定由我们公司的调律师去进行保养
的。我作为负责人之一也荣幸地参与了很多调律保
养工作。
欧洲有个国际认可的钢琴制造业最顶尖头

衔——“钢琴制造大师”，要考经济学、会计学、统计
学等课程，还要能绘制钢琴制造图，再亲手制作一架
钢琴。全世界只有约 200位调律师获得了这项荣
誉。我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开始勤奋练习。今年夏
天，我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修复了一架磨损严重的德
国产钢琴。从选择材料，到组装工艺，难度已超过了
制作一架钢琴。

能为更多客户解决问题，为
国内外钢琴家调出他们所需要的
声音，这种强烈的使命感激励着
我不断学习深造

和我一批进柏斯琴行学调律的20名学员，有的
被淘汰了，有的不想干了，11年后只剩下两三个人。
尽管学调律的人很多，不断有新人入行，但真正学出
来很难，能坚持下来就更难了。
这是一个条件苛刻的行业，要求开始学习的年

龄必须在18岁至25岁之间。我现在在培训中心当
老师，会经常对学员说，“二十几岁多尝试，三十几岁
多坚持。”没有足够的定力，不能专注去做，那就千万
不要干调律师这一行。如果总想着调试一架钢琴能
赚多少钱，是干不好调律师的。
回顾这些年的职业生涯，能为更多客户解决问

题，为国内外钢琴家调出他们所需要的声音，这种强
烈的使命感一直在激励着我不断学习深造。
有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客户，看我拉着一个小

行李箱去，拿出100多斤重的全套工具，却只用了其
中一部分，就会问，怎么这么快就结束啦？还有那么
多工具没用上，是不是随便调一下就算啦？他不知
道如果什么工具都用上了，他的钢琴问题就大了。
还有的客户对我们的工作不太理解。有一次，

一架价值五六万元的钢琴10年没有保养，机械磨损
很厉害，我建议客户换掉这部分。他问多少钱，我说
两三千元吧。他立刻说：“还想赚钱？你收的钱已经
够多了。”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却不想争辩，收拾
完工具默默离开了。或许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没有
忽悠他。
我现在依然喜欢为各种钢琴调律，从一两万元

的普通钢琴到肖邦弹过的上千万元的顶级钢琴，都
会认认真真去做。客户不懂，信任我，我不会辜负
他；客户懂，那更好，我能学到更多东西。我给学员
讲钢琴的结构时，自己也在心里默默温习，反复思考
怎样才能做得更好。用心工作，看到自己每天都在
进步，这种感觉非常好。
调律时，我经常觉得自己就是一名指挥。88个

琴键、1万多个组件，在我耐心、细致的调试下，能力
发挥到最佳。普通的钢琴不再普通，高档的钢琴更
加高档。
做我们这一行，能接触到很多人，学到很多东

西。因为对钢琴的爱，我和许多客户成了好朋友，
他们会告诉我很多关于钢琴
的知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的陈巍岭教授、钢琴家沈文
裕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教
我怎么理解音乐、怎么弹
琴。相信只要大家共同努
力，钢琴调律师这一国内
新兴的行业会发展得越来
越好。

一位钢琴调律师——

优美的琴声放飞希望
王晓春口述 本报记者沈则瑾整理

钢琴调律师王晓春

上图：王晓春在维护钢琴。

右图：王晓春与来自澳大利亚的钢琴制造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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